
        
            
                
            
        

    
第十三章

 

他们走啊，走啊，走啊，最后天黑了，他们累得够呛，来到了一家旅馆，叫做“红虾旅馆”。

“咱们在这儿停一会儿”狐狸说，“吃点东西，歇上个把钟头，半夜动身，明儿天不亮，‘奇迹宝地’就到了。”

他们走进旅馆，，二个人占了一张桌子，可谁都说不要吃什么。

可怜的猫说它肚子很不舒服，只要吃三十五条香茄酱火兔、四份奶酪杂碎，因为觉得杂碎味道不够好，又添了三次牛油和奶酪粉！

狐狸虽然想吃，可大夫规定它要严格节制饮食，因此它只好吃得简单点，就吃了一只肥美的野兔，周围摆满一圈肥嫩的童子鸡，吃完野兔，它又要了一大批饭后点心：鸡杂炒蛋，鹧鸪，家兔，田鸡、晰蜴，甜葡萄。接下来就不要什么了。它说食物已经叫它作呕，它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吃得最少的是皮诺乔。他只要了点核桃，还要了块面包，可结果都留在盘子里没吃，这可怜孩子光顾着想‘奇迹宝地’，好像金币己经把他撑饱了。

吃完晚饭，狐狸对老极说：

“‘给我们两间上房，一间住皮诺乔先生，一间住我和我的朋友，我们走前会打铃，可得记住，半夜我们要起来继续赶路。”

“是，先生们，”老板回答着，对狐狸和猫眨眨眼，像是说：“有数有数，算说定了！……”

皮诺乔一上床就睡着了，睡着了就做梦，他梦见自己在一块地当中。这块地满是矮矮的树，树上挂满一串一串的东西，这一串一串的东西都是金币，让风吹着，发出丁、丁、丁的声音，听着像说：“谁高兴就来采我们吧，”可正当皮诺乔兴高采烈，伸手要去采这些漂亮的金币，把它们全给放进口袋的时候，忽然给房门上很响的三下敲门声惊醒了。

原来是旅馆老板来告诉他，钟已经敲半夜十二点了。

“我那两位同伴准备好了吗？”木偶问他，

“岂止准备好了！两个钟头以前都走啦。”

“为什么这祥急？”

“因为猫得到音信，说它的大孩子脚上生冻疮，有生命危险。”

“晚饭钱它们付了吗？”

“您说到哪儿去啦，它们太有教养了，哪能对您这样的先生如此无礼呢！”

“太可惜了！我倒高兴它们无礼些！”皮诺乔说着抓抓头，接着他又问：“我这两位好朋友说过，它们在哪儿等我吗？”

“说是在‘奇迹宝地’等你，明天早晨，天一亮的时候。”

皮诺乔给自已和两个朋友的那顿晚饭付了一个金币，这才走了，

他可以说是摸索着走的，因为旅馆外面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田野上连一点叶子沙沙声也听不见。只有一些夜鸟不时打一丛树上飞到另一丛树上，在路上穿过，用翅膀碰到了他的鼻子，他吓得向后直跳，大叫起来：“什么人？”周围的小土岗发出回声，拉长声音反复说着：“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

他正走间，看见一棵树干上有一样小生物发出一点光，苍白昏暗，像夜里从透明瓷灯罩里发出来的灯光。

“你是谁？”皮诺乔问它，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的影子，”那小生物回答，声音很微弱很微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你找我干吗，”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你往回走吧，把剩下的四个金币带回去给你可怜的爸爸，他正在哭呢，以为再见不到你了。”

“我爸爸明天就要变成一位体面的先生，因为这四个金币要变成两千个。”

“人家说什么一夜之间就可以发财财富，我的孩子，你可别相信。他们那种人通常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听我的话，往回走吧。”

“可我不往回走，我偏要向前走。”

“时间很晚了！……”

“我偏要向前走。”

“夜那么黑……”

“我偏要向前走。”

“路上有危险……”

“我偏要向前走。”

“你要记住，任性的孩子早晚要后悔的。”

“又是老一套。明天见，蟋蟀。”

“明天见，皮诺乔，愿天老爷保佑你不沾露水，不遇杀人的强盗！”

会说话的蟋蟀一说完这句话，光忽然熄灭了，就像一些灯给一阵风吹灭了似的。路上比先前更黑了。

 

第十四章

 

“说真个的，”木偶一面重新上路，一面自言自语说，“我们这种可怜孩子多倒霉！人人都骂我们，人人都教训我们，人人都要我们这样做那样做。人人都一开口就自以为是我们的爸爸，自以为是我们的老师。人人都这样，连那样会说话的蟋蟀也这样。看这会儿，就因为我没听这只讨厌蟋蟀的啰哩啰嗦，它就说我不知道要遇到多少灾难！我还要遇到杀人的强盗呢！还好我不相信有什么杀人强盗，从来就不相信。依我看，杀人强盗全是那些做爸爸的想出来，吓唬吓唬夜里想出去的孩子的，就算我真在路上碰到他们，难道我会害怕他们吗，我根本不怕，我要走到他们面前，对他们叫着说：‘杀人强盗先生，你们要把我怎么样？记住吧，可别跟我开玩笑！去你们的吧，别开口了！’我这番话说得那么绝，那些倒霉的杀人强盗啊，我好像已经看见他们了，他们像阵风似地逃走啦。万一他们凶神恶煞，偏不逃走呢？那有什么，我逃走就是了，事情不就结了吗……”

可皮诺乔没能把他那套大道理说完，因为就在这时候，他好像听见后面树叶子沙沙响，很轻很轻的，他回头一看，就看见黑地里有两个难看的黑影，这是两个人，全身用装炭的口袋套着，踮起脚尖一跳一跳地紧紧追来，活像两个鬼怪。

“他们真在这里！”皮诺乔心里说了一声。他不知把四个金币藏到哪儿好，一下子把它们藏到了嘴里，正好塞在舌头底下。

接着他想逃走。可是刚迈腿，就觉得胳膊给抓住，听到两个翁声瓮气的可怕声音对他说：

“要钱还是要命！”

皮诺乔没法回答，因为嘴里塞着金币。他做了成千个怪脸、成千个手势，要让对方——他们从口袋上眼睛的地方那两个小窟窿里望出来——明白，他是个穷木偶，口袋里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

“拿出来拿出来！别装傻了，把钱拿出来！”两个强盗且威吓的口气大叫。

木偶用头和手表示：“没钱。”

“不把钱拿出来就要你的命，”高的那个杀入强盗说。

“要你的命！”另一个跟着又说了一遍。

“要了你的命，还要你父亲的命！”

“还要你父亲的命！”

“别别别，别要我可怜爸爸的命！”皮诺乔发急地大叫，可他这么一叫，嘴里的金币就丁丁当当响起来了。

“哈哈，骗子！原来你把钱藏在舌头底下？马上吐出来！”

皮诺乔硬挺住！

“哈哈，你装聋子？你等着吧，我们这就想办法让你吐出来！”

真的，他们一个抓住他的鼻子尖，一个揿他的下巴，动手粗暴地又扳又弄，一个扳这里，一个弄那里，要逼他把嘴张开。可是没用。木偶的嘴像黏在一块，钉在一起。

于是矮的那个拔出一把很大的刀子，想用它做杠杆或者凿子，插到他的上下嘴唇之间，可皮诺乔快得像闪电，一口把它的手咬断了，接着把咬下来的手吐出来。诸位想象一下他有多么惊奇吧，因为他吐在地上的不是人的手，而是一只猫的爪子。

皮诺乔旗开得胜，胆子大了。他挣脱杀人强盗的爪子，跳过路旁的树丛，开始在田野上逃走。那两名杀人强盗紧紧追来，像两条猫追一只野兔。其中一名杀人强盗因为失去了一只爪子，就用独脚追，天知道他是怎么跑的。

跑了十五公里左右，皮诺乔跑不动了。这时他眼看自己没救了，就顺着最高的一棵松树的树干爬上去，坐在一个枝头上。两个杀人强盗也打算跟着爬上树，可是爬到一半，叭哒就掉在地上，手脚的皮都擦破了。

可它们还不死心，捡来一小捆干柴，堆在松树脚下，点着了。说时迟那时快，松树开始熊熊烧起来，像风吹着的蜡烛。皮诺乔看见火焰越烧越高，不想最后变成一只烤鸽子，于是猛地一跳，打枝头上跳下来，重新又胞，穿过田野和葡萄园。两个杀人强盗在后面紧追，一步也不拉下。

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他们还是追个不停。皮诺乔一下子给一条沟挡住了去路。这条沟又宽又深，满是脏水，颜色像牛奶咖啡。怎么办？“一，二，三！”木偶叫着，猛跑两步，一跳就跳到了沟那一边。两个杀人强盗跟着也跳，可是没算准距离，卜龙通！……落到沟里去了。皮诺乔听到他们落水和水溅起来的声音，哈哈大笑，一面跑一面叫：

“祝你们痛痛快快洗个澡，杀人的先生们！”

他料想他们一准淹死了，可回头一看，只见他们两个依然在他后面追，身上还是套着他们的麻袋，哗哗地淌着水，活像两个漏了底的筐子。

 

第十五章

 

这时木偶已经完全泄气，到了要扑倒在地向两个强盗告饶的地步，可一下子看见深绿的树林子里，远远有一座雪白的小房子在耀眼。

“我要是有口气跑到那房子，就有救了，”他心里说。

他一分钟也不耽搁，重新一个劲跑起来，穿过林子。两个杀入强盗依然在后面追。

他拼命跑了近两个钟头，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那座小房子门口，连忙嘭嘭嘭敲门。

可没人答应。

他使劲把门敲得震天价响，因为他听见追来的脚步声、又响又急的呼吸声越来越近了。

可还是静悄悄的。

他看见敲门毫无用处，就开始在门上用脚拼命地踢，用头拼命地撞。这时窗口探出个头来，这是个美丽的小女孩，天蓝色的头发，脸白得跟蜡像似的，眼睛闭着，双手交叉在胸前。她说话时嘴唇也不动，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另一个改界来的：

“这座房子里没人，所有的人都死了。”

“至少你给我开开门！”皮诺乔哭叫着求她，

“我也死了。”

“死了，那你现在在窗口干吗？”

“我在等棺材，它要来把我给装走。”

小女孩子一说完这句话，就不见了。窗子也悄没声儿地重新关上了。

“噢，天蓝色头发的美丽小姑娘，”皮诺乔大叫，“帮帮忙，给我开开门吧！请你同情一个可怜的孩子，他后面追着杀人的……”

他这句话没能说完，因为他觉得脖子给掐住了，还听到那两个声音在咆哮着威胁说：

“现在你再逃不掉啦！”。

木偶看到死在眼前，不由得一阵哆嗦，哆嗦得两条木头腿的关节卡嗒卡嗒响，藏在舌头底下的四个金币也丁丁当当响起来了。

“怎么样，”两个杀人强盗问他说。“你开口吗，开还是不开，怎么！不回答？……那我们就动手了，这一回定要把你的嘴弄开！……”

他们说着，拔出两把很长很长的刀子，锋利得像剃刀，嚓嚓！……给他背上来了两下。

幸亏木偶是用很硬很硬的木头做的，因此他没受伤，刀倒断成了好多片。两个杀人强盗手里光剩下刀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我明白了，”其中一个说，“咱们得吊死他！吊死他吧！”

“吊死他吧！”另一个跟着又说了一退。

说干就干，他们把他双手反绑，用活结套住他的喉咙，把他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

然后他们坐在树下，就等着木偶蹬最后一次腿。可木偶过了三个钟头依然张开两只眼睛，闭着嘴巴，两腿越蹬越有劲。

他们最后等得不耐烦了，就向木偶转过脸，冷笑着对他说：“明儿见，等我们明天回到这儿，希望你帮个大忙，已经死掉了，把嘴张得大大的。”

他们说着，走了。

这时候猛乱起一阵北风，呼呼地怒号，把吊在那里的可怜木偶吹过来吹过去，狠狠地摇得他像过节时丁当丁当摇着的大钟，这样摇啊摇啊，摇得他痛苦万分。喉咙上的活结越收越紧，叫他气也透不出来。

他的两眼一点一点发黑。可他虽然感到死期已近，依然希望随时会有人经过，把他救下来，可他等啊等啊，看见还是没人来，一个人也没有，于是就想到他的可怜的爸爸……他半死不活地结结巴巴说：

“噢，我的爸爸，要是你在这儿就好了！……”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他闭上眼睛，张开嘴巴，伸长两腿，一阵猛烈颤动，吊在那里像是僵硬了。

 

第十六章

 

正当可怜的皮诺乔给两个杀人强盗吊在大橡树枝头上，觉得这会儿死多活少的时候，天蓝色头发的美丽小女孩重新在窗口出现了，她看见木偶给套着脖子吊着，让北风吹得摇来摇去，太不幸了，不由得很可怜他，于是轻轻拍了三下手掌。

这三下手掌一拍，就听到很响的拍翅膀声，一只大老鹰风驰电掣地飞来，停在窗台上，

“有什么吩咐啊，我仁慈的仙女？”老鹰说着，垂下鸟嘴致敬（因为要知道，这天蓝色头发的小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最善良的仙女，她在这树林附近已住了一千多年了）。

“你看见那木偶吗，给吊在大橡树树枝上的？”

“看见了。”

“那好。马上飞到那里，用你那有力的尖嘴解开那个吊着他的绳套，把他轻轻放在橡树下的草地。”

老鹰飞走了，两分钟就回来了，说：

“吩咐我做的都给做好了。”

“你觉得他怎么样？活着还是死了？”

“我看他好像死了，可还没全死，因为我一松开套在他喉咙的绳套，他叹了一口气，嘟囔了一声：‘这会儿我觉得好多了！’”

仙女于是又轻轻拍了两下手掌，来了一只很漂亮的卷毛狗。它像人那样用后腿直立走道。

这只卷毛狗身穿车夫的礼服，头戴金边小三角帽，白色假卷发垂到脖子上。巧克力色的上衣上钉着宝石钮扣，两边有两个大口袋，放主人吃饭时赏它的肉骨头。下身穿一条大红天鹅绒裤子、一双丝袜、一双开口软鞋。后面还有一样东西，很像雨伞稍，蓝绸子做的。下雨的时候用来藏它的尾巴。

“做件好事，梅多罗！”仙女对卷毛狗说，“马上到我的厩房里，赶一辆最好的车子上树林子去。你到了大橡树底下，就会找到已经半死的可怜木偶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你把他抱起来，很小心很小心地放在车子坐垫上，把他送到这儿来。明白了吗，”

卷毛狗把后面那个蓝绸子尾巴套摇了三四次，表示它明白了，然后像闪电似地跑掉了。

一转眼工夫，只见厩房里出来了一辆天蓝色的票亮小轿车，外面装饰着金丝雀羽毛，里面裱糊得象掼奶油和奶油蛋糕那样。车子用一百对白老鼠来拉，卷毛狗坐在驾车台上，左右地抽着鞭子，车夫赶路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一刻钟不到，这辆小轿车就回来了。等在门口的仙女抱起可怜的木偶，把他抱进一间墙上镶嵌着珍珠的小卧室，马上请来附近最有名的大夫。

三位大夫马上接连来了，一位是乌鸦，一位是猫头鹰，一位是会说话的蟋蟀。

“我想请诸位先生看看，”仙女对围在皮诺乔床边的三位大夫说，“我想请诸位先生看看，这不幸的木偶是死了还是活着……”

听了仙女的请求，乌鸦第一位给皮诺乔摸脉，接着摸鼻子，接着摸小脚趾。等到都摸过了，它极其严肃地说了这一番话：

“我认为木偶完全死了，但万一他没有死，那就有可靠的迹像表明，他完全活着！”

“我很抱歉，”猫头鹰说，“我必须表示，我的看法跟我这位有名的朋友和同行乌鸦大夫正好相反。我认为，木偶完全活着，但万一他不幸没有活着，那就有可靠的迹像表明，他的确死了！”

“您说哩，”仙女问会说话的蟋蟀。

“我要说的是，一位小心谨慎的大夫在不知道他所要说的事情时，最好是不开口。再说，这位木偶对我来说不是陌生面孔，我认识他有好些日子了！……”

皮诺乔本来一直躺着不动，像段真正的木头，可这会儿一下子猛烈颤抖，弄得整张床都摇动起来。

“这个木偶，”会说话地蟋蟀往下说，“是个大坏蛋……”

皮诺乔张开眼睛看看，马上又闭上。

“是个无赖，是个二流子，是个流氓……”

皮诺乔把脸缩到被单底下。

“这木偶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要把他可怜的爸爸气死！……”

它说到这里，只听见屋子里有压抑着的哭声和哽咽声。诸位想象一下大伙儿有多么惊奇吧，因为他们把被单掀起一点，就看到是皮诺乔在哭，在哽咽。

“死人会哭，就表明他正在好起来，”乌鸦严肃地说。

“我只好表示我的看法跟我这位有名的朋友和同行正好相反，”猫头鹰跟着说，“依我看，死人会哭，就表明他不想死。”

 

第十七章

 

三位大夫一走出屋子，仙女就到皮诺乔身边，摸摸他的脑门，发现一点不假，他在发高烧。

于是她把一点白色粉末溶在半杯水里，拿来给木偶，温柔地对他说：

“喝了它，过几天就好了。”

皮诺乔看着杯子，歪歪嘴，哭也似地问道：

“甜的还是苦的？”

“苦的，可它能医好你的病。”

“苦的我不喝。”

“听我的话，喝了它。”

“苦的我不要喝。”

“喝了它，喝了就给你一颗弹子糖，让你甜甜嘴。”

“弹子糖呢？”

“在这儿，”仙女说着，从放糖的金盒子里拿出一颗来。

“我要先吃弹子糖，再喝这种该死的苦水……”

“讲定啦？”

“讲定了……”

仙女给他弹子糖，皮诺乔一转眼就喀嚓喀嚓地咬碎吃掉了，舔着嘴唇说：

“糖是药就好了！……我就天天吃药。”

“现在你照讲定的办，喝了这点药水，它会医好你的病。”

皮诺乔不情愿地拿过杯子，把鼻子插进去，然后凑到嘴边，然后又把鼻子插进去，最后说：

“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

“你尝都没尝，怎么说太苦呢？”

“我想得出来！我闻到了气味。我要先再吃一颗弹子糖……然后喝药水！……”

仙女像一个好妈妈那样耐心，又给他放了一题糖在嘴里，然后重新给他杯子。

“这样我不能喝药水！”木偶说着，做了成千个鬼脸，

“为什么？”

“因为脚上的枕头碍着我。”

仙女给他把枕头拿开了。

“不行！这样我还是不能喝……”

“又是什么东西碍着你啦？”

“房门半开着，把我碍着了。”

仙女去把房门关上。

“不管怎么说，”皮诺乔大哭大叫，“这该死的药水是苦的，我不要喝，不喝，不喝，不喝……”

“我的孩子，你要后悔的……”

“我才不在乎呐……”

“你的病很重……”

“我才不地乎呐……”

“你发高烧，几个钟头就会死的……”

“我才不在乎呐……”

“你不怕死？”

“怕死？……我宁愿死也不喝这种倒霉药水。”

正在这时候，房门开了，进来了四只兔子，黑得像墨汁，肩膀上抬着一个小棺材。

“你们到我这儿来干吗？”皮诺乔叫道，害怕得在床上坐了起来。

“我们来抬你，”最大的一只兔子说。

“抬我？……可我还没死！……”

“现在还没死，可你不肯喝退烧药水，就只有几分钟好活了！……”

“噢，我的仙女！噢，噢，我的仙女！”木偶于是大声叫起来“快把杯子给我……做做好事，快点快点，因为我不想死，不不不……不想死……”

他两只手捧着杯子，一口就把药水喝了。

“没法子！”兔子们说，“我们这回白跑一趟。”

它们重新抬起小棺材，打牙缝里叽哗咕噜地说着走出了屋子。

真的，过了几分钟，皮诺乔已经跳下床，好了。因为要知道，木偶福气好，难得生病，好起来也特别快。

仙女看见他满屋子又跑又跳，又利落又高兴，活像一只刚会啼的小公鸡，就对他说：

“瞧，我的药水可不是真把你治好了？”

“还有说的！它让我活下来了！……”

“可为什么刚才让你喝药水，要那么左求右求呢，”

“我们孩子都这样！我们比怕生病更怕喝药水。”

“真不害澡！……孩子们应该知道，及时吃进良药可以治好大病，甚至可以不死……”

“噢！下回我就不要那么左求右求了！我要记住那些抬棺材的黑兔……那我就马上抓过杯子喝下去！……”

“现在你过来，告诉我你是怎么落到那些杀人强盗手里的。”

“是这么回事。木偶戏班班主吃火人给了我几个金币，对我说：‘来，把它们带回去给你爸爸！’可我在路上碰到一只狐狸和一只猫，它们两个很好，对我说：‘你想让这几个金币变成一两千个吗，跟我们来，我们带你上“奇迹宝地”去’。我说：‘咱们走吧。’他们说：‘咱们在红虾旅馆歇会儿，过了半夜再走。’等我醒来，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走了。于是我一个人走。夜黑得要命。路上我碰到两个杀人强盗，身上套着装炭的口袋。他们对我说：‘把钱拿出来。’我说：‘我没钱。’因为我把那四个金币藏在嘴里。一个杀人强盗想把手伸进我的嘴巴。我一口咬下他的手，把它吐出来。可吐出来的不是手，是一只猫爪子。两个杀人强盗就追我。我拼命地逃。最后它们把我捉住，套着脖子给吊在这林子里的一棵树上，说：‘我们明天再来，到那时你就死了，嘴巴张开了，我们就把你藏在舌头底下的金币拿出来。’”

“你这四个金币，现在搁哪儿啦？”仙女问他。

“我丢了！”皮诺乔回答说，他这是说谎，因为钱在他口袋里。

他一说谎，本来已经够长的鼻子又长了两指。

“你在哪儿丢了？”

“就在这儿附近的树林子里。”

这第二句谎话一说，鼻子更长了。

“你要是在附近那树林子里丢了，”仙女说，“咱们去把它们找回来。因为东西丢在附近那树林子里，完全可以找回来。”

“啊，现在我记清楚了，”木偶心里慌了，回答说，“这四个金币我没丢掉，是刚才喝您那杯药水的时候不小心，吞下肚子里去了。”

这第三句谎话一说，鼻子呼地一下长成这副样子，可怜的皮诺乔连头都没法转了。头往这边转，鼻子就碰到床，碰到窗玻璃；头往那边转，鼻子就碰到墙，碰到房门；头一抬，鼻子就有插到仙女一只眼睛里去的危险。

仙女看着他笑起来。

“您干吗笑？”木偶问她。眼看鼻子变得那么长，他完全呆住了，急得要命。

“我笑你说谎。”

“您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我的孩子，谎话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说了谎话有两种变化，一种是腿变短，一种是鼻子变长，你的一种正是鼻子变长。”

皮诺乔羞得无地自容，想溜出房间。可是办不到，他那个鼻子已经长得连门都出不去了。

 

第十八章

 

正像诸位可以想像到的，仙女让木偶由于鼻子长得出不了门，哭叫了整整半个钟头，不去理他。这是为了好好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改正撒谎这种极坏的毛病。这种毛病小孩子最容易有。可等她看到木偶脸也变了，绝望得眼睛都要突出来时，很可怜他，拍了拍手掌。一听到拍手掌，成千只叫啄木鸟的大鸟打窗子飞到屋里来。它们都聚在皮诺乔的鼻子上，开始笃笃笃笃，狠狠地啄他的鼻子，几分钟工夫，这个长过了头的鼻子就恢复了原状。

“您多好啊，我的仙女，”木偶擦于眼泪说，“我多么爱您啊！”

“我也爱你，”仙女回答说，“你如果想留在我这儿，你就做我的弟弟，我做你的姐姐……”

“我很想留在这儿……可我那可怜的爸爸呢？”

“我都想到了。已经派人去通知你爸爸，天黑前他就要来到这儿。”

“真的？”皮诺乔高兴得跳起来，叫着说，“那么，我的好仙女，如果您答应的话，我想去接他！我急着要拥抱这位可怜的老人家，他为我吃了那么多苦！”

“那你就去吧，可小心别走失了。你走林子里的那条路吧，我断定你会碰到他的。”

皮诺乔走了。他一走进树林子，马上就像小鹿一样跑起来。可他到了大橡树那儿，就停下了，因为好像听到树枝树叶之间有人声。他果真看见路上有人。诸位猜得出是谁吗？……就是狐狸和猫这两个伙伴。皮诺乔曾经同它们一起在红虾旅馆吃过一顿晚饭。

“是我们的好朋友皮诺乔！”狐狸叫着，把他又抱又亲，“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猫跟着又说了一遍。

“说来话长了，”木偶说，“我趁便跟你们讲讲。可记得那个夜里，你们丢下我一个人在旅馆里吗？我走出来，在路上遇见了两个杀人强盗……”

“两个杀人强盗？……噢，可怜的朋友！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抢我的金币。”

“真该死！……”狐狸说。

“该死极了！……”猫跟着又说了一遍。

“可我撒腿就逃，”木偶往下说，“他们跟着就追。最后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这棵橡树的树枝上面……”

皮诺乔说道，指指离开两步远的大橡树。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狐狸说，“我们是活在怎么一个世界上啊，我们这些正派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呢？”

皮诺乔正这么说着，忽然发现猫的右前腿受了伤，连爪子带指甲都没有了，就问它说：

“你的爪子怎么啦？”

猫想回答，可窘住了。狐狸马上说：

“我的朋友太谦虚了，因此不愿回答，我来替他回答吧。要知道，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一只老狼，都快饿死了，它求我们施舍点什么给它。可我们没有什么好给它的，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我这朋友真正慷慨大方，它做出什么事情来啦？……它竟从自己前腿上咬下一只爪子，扔给这只可怜的野兽吃。”

狐狸一面说着一面擦眼泪。

皮诺乔也感动得走到猫身边，在它耳边轻轻地说：

“如果所有的猫都像你，耗子可多幸运啊！”

“可你这会儿在这里干吗呢，”狐狸问木偶说。

“我在等我爸爸，他早晚要到这儿来的。”

“那你的金币呢？”

“都在口袋里，就少一个，付给红灯旅馆的老板了。”

“想想吧，四个金币到明天就能变一两千个，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到‘奇迹宝地’，把它们种下去呢。”

“今天不行，我改天去。”

“改一天就晚了。”狐狸说。

“为什么？”

“因为这块地给一位大好老买去了，从明天起，再不准任何人在那儿种金币。”

“‘奇迹宝地’离这儿远吗？’”

“不到两公里。你要跟我们去吗，半个钟头就到，你马上种下四个金币，过几分钟就可以收到两千个，今晚回来，口袋里就装满金币啦，要跟我们去吗？”

皮诺乔没马上回答，因为他想到了善良的仙女，想到了年老的杰佩托，还想到了会说话的蟋蟀给他的劝告。可是最后，他就像一个全没脑筋、全没心肝的孩子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他点点头，对狐狸和猫说：

“那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

于是他们上路了。

他们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城市，叫做“捉傻瓜城”。皮诺乔一进城就看见，满街都是饿得张嘴打哈欠的癌皮狗，给剪了毛、冷得直打哆嗦的绵羊，乞讨一颗玉米、也没鸡冠也没垂肉的公鸡，卖掉了漂亮的五彩翅膀、再也飞不起来的大蝴蝶，没有了尾巴、不好意思再见人的孔雀，悄悄地走来走去、痛惜永远失去了闪闪发光的金色银色羽毛的山鸡。

在这许多畏畏缩缩的叫化子和穷人中间，不时走过一些高贵马车，里面或者坐着，狐狸，或者坐着偷东西的喜鹊，或者坐着捕食小生物的猛禽。

“‘奇迹宝地’在哪儿，”皮诺乔问道。

“再走两步就到了。”

说到就到，他们穿过城，出了城门就来到一块僻静的田地。这块田地跟其他田地完全没什么两样。

“咱们总算到了，”狐狸对木偶说，“现在你弯下腰，在泥地上挖一个小窟窿，把金币放进去吧。”

皮诺乔照狐狸说的办。他挖了一个窟窿，把剩下的四个金币放进去，然后用点土把窟窿重新盖起米。

“现在，”狐狸说，“你到附近水沟那里打桶水来，浇在你种下金币的地方。”．

皮诺乔走到水沟那儿，因为没有桶，就从脚上脱下一只鞋子，装来了水，浇在盖住窟窿的土上，然后他问：“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没有了，”狐狸回答说。“现在咱们可以走开了，你过二十分钟回到这儿，就可以看到一棵矮矮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所有的树上都挂满了金币。”

可怜的木偶高兴得忘乎所以，对狐狸和猫千谢万谢，答应送给它们最好的礼物。

“我们不要礼物，”两个坏蛋回答说，“我们只要能教会你不劳而获，发财致富，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他们这么说着，向皮诺乔鞠了个躬，祝他得到好收成，就干它们的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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